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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聚叙。
酒微酣，耳恰热。

“赵军，你也来一杯！”有
人相劝。

“不行不行，我从来不喝
酒的。”

“是晚上回去要带小二子，
不敢喝吧？”有人调侃。

“是的，二宝天天晚上要跟
我睡的。”提到小二子，赵军来了
精神，“有次在单位加班忙到半
夜，回家睡得沉，忘了给二宝把
尿，早上醒来，我们两个都到了

‘太湖’了。”
“小二子几岁了？”
“二宝三岁了。”
“大宝呢？”
“大宝十六岁，读高一。”
“两个都是男孩吗？”
“ 大 宝 是 女 孩 ，二 宝 是

男孩。”
“哦，相差这么多，正好照顾

小弟弟。”
“照顾？嘿嘿，”赵军咧咧

嘴，“不欺侮二宝就好事了。”
“哦？”大家停下杯箸，做侧

耳聆听状。
“生二宝前，我们对大宝也

做了功课。我们说，大宝，跟你
商量个事，爸爸妈妈想给你生个
小弟弟，你要不要？大宝听了，
脸上有些僵硬，盯着我老婆，又
盯着我，好像在思考，又像探察
虚实，好一会，僵硬才慢慢消退，
喉咙里含混一声：好吧。”

“就这态度？”
“就这态度！”赵军呵呵

着，“你还说就这态度？这态度
还真算可以的喽！可没想到，
等到老婆怀孕了，我家大宝脸
色就不好看了，连这个不冷不
热的态度也变卦了。有天大宝
放学回来，见我和老婆正说着
二宝的事，书包往沙发上一
甩，脚一跺，‘你们整天就是二
宝二宝，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
大宝啊，你们要是把他生下
来，我就把摇篮摇翻了！’你说
好不好玩，哈哈。”

“哈哈。”众人也笑。
“有个星期天，我把早饭烧

好喊大宝吃，半天没有应。推
开房门，大宝正抽泣着整理书
包和衣物。大宝，你这是怎么
啦？我有些紧张地问。大宝狠
狠地瞪了我一眼，哇的一声，
伤心地哭泣来，边哭边把凌乱
的衣物重重地在床上扔来甩
去。电话响了，是老妈的，老
妈劈头问道，小军啊，你们怎
么对待大宝的，啊？大宝这一
早就哭着打我电话，说在家里
待不下去了，要搬到奶奶我这
里住，说你们整天都只想着生
个小弟弟，眼里根本没有她这
个大宝了，大宝说她在家里成
了不受喜欢可有可无的物体
了，你看大宝伤心得，啊，你
们要和大宝好好讲话，再不准
让我孙女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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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大宝向奶奶告你们的
状了。你这个大宝真不简单！”
有人插话。

“是的呢，告状哦！我与老
婆就做大宝工作。还好，慢慢
平息下来，相安无事。二宝出
生后，大宝又渐渐来态度了。
先是对二宝视而不见，后来常
常趁人不注意，不是在二宝脸
上拧一把，就是在二宝脑袋上
拍一下，仿佛前世仇人。有时
她拧二宝，我们发现了，就去阻
挡，她就拉着脸一肚委曲，说我
就知道你们心里只有他，没有
我这个大宝了。我就是要打
他，是他抢了我的爱，以后还要
抢我的财产。”

“哎呀，你这个大宝，厉害
了呢！”大家啧啧，“那你们怎么
做大宝的工作呢？”

“我和老婆就跟大宝谈
心。我说，父母是你的家，但父
母不能保你一辈子。等你长大
了，父母不在了，弟弟就是你的
娘家，弟弟就是你最亲的人。
我们对你的爱，不会因为有了
弟弟而减少的。你说弟弟将来
要抢你的财产，你看我和你妈
都是工薪阶层，到时又有多少
财产给你们分呢？你弟弟再抢
又能抢多少呢？！”

“你这个教育方法不对。”
有人说。

“你怎么是这么个教育方
法呢？！”有人皱眉。

“现在呢？”有人又问。
“现在，慢慢都已经习惯

了。”赵军说，“有时大宝还打
二宝，但我感觉她也不是打得
太重，也就随她去了，不随她
去不行啊。有天，老婆带二宝
回来，我在楼上听到二宝的声
音，就伸头朝窗下喊了一声

‘二宝’，哪晓得大宝也在下
面，立马朝楼上气咻咻地跟我
吵，‘你为什么只喊二宝，没
看到大宝我也在啊？我就晓得
你们现在眼里已彻底没有我大
宝了，好，那我不回你们这个
家了。’哈哈。”

“那你们家里谁讲话算数
呢？”有人笑问。

“当然是大宝。情况就是
这样的，在我们家，二宝最悚的
是大宝，大宝叫二宝站着，二宝
不敢坐着，叫二宝坐着，二宝不
敢躺着。”

“是不是二宝被大宝打怕
了，不听不行，是吧。”

“肯定与这个有关系，”赵
军说，“平时你要是问二宝，你
讲我们家哪个是老大？二宝肯
定会说，姐姐。你要再问，除了
姐姐，哪个是老大？二宝会用
食指点着自己的脸，二宝！哈
哈。”

“哈哈。”众人都笑，摇摇头，
又摇摇头，再又哈哈哈哈起来。

“好，喝酒。”众人端起酒
杯，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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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岁那年，手中捏了只青皮

蛙，跟着妈的身后哼哼唧唧。妈挑
着一担粪桶，手中还拿着一把锄
头，趁歇中的时间，去菜园地打理。

“哼唧”的原因是想再吃根冰
棒，我刚吃了根三分钱一支的“香
蕉”冰棒。乡村难见冰棒，偶尔有
卖冰棒的，还是从城里背来的。

卖冰棒的吆喝声单一，“冰
棒呐，香蕉桔子冰棒，三分钱一
根，冰棒呐，奶油、豆沙冰棒五分
钱一根”，但这单调的吆喝对我
有极大的诱惑力。

知道我是在和妈“磨邪”，可
忍不住，还是拽着妈的衣襟不停
的“哼唧”。

到了菜园地，妈放下担子，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没有停止

“哼唧”，反而闹腾得更凶猛了。
妈忿忿地停下手中的锄头，

从菜园地拣了根细树枝（或许就
是辣椒、茄子的枝条），扬起抽向
我的腿肚子。

我的“哼唧”停止了，疼痛让
我放声大哭，手中的青皮蛙乘机
没入了青苗中。

我的两个腿肚上随之爆起
了青痕。妈看了我一眼，手中的
活没停，但我看到了妈眼中有泪
水，晶莹地闪亮。

妈在流泪，我吓得止住了哭。
夜里妈搂着我，手在我腿肚

子上抚摸，青痕还疼，但妈的手
能止疼。

妈深深地叹了一口又一口
气，但我知道妈没流泪。妈不流
泪，我就什么都不怕。

许多年后，我还记得爆在腿
上的两道青痕，它们有名字，一
道叫贫穷，一道叫心疼。

那是个一段说不好的日子，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苦日子里缺
少糖份。

女儿六岁时，夏天依然炎
热，女儿乖巧，嘴甜甜的向我讨
要雪糕吃。时世大变，冰棒的名
字被雪糕代替了。

我牵着女儿的手，去不远处
的商场，雪糕的品种真多，摆在
透明的冰柜里。我让女儿去选，
女儿选了根最便宜的。我让女
儿再选，女儿执意就要这便宜
的，我依了女儿。

似乎是和我六岁的场景一
样，吃完雪糕的女儿“哼哼唧唧”
还要吃上一根。

我没搭理女儿，不是怕花
钱，而是担心女儿吃多了受凉。

女儿跟在我的后面不依不
挠，我的心烦得要掉，道理说了
一遍又一遍，女儿不听，我高高
扬起了手掌。

我 的 妈—— 女 儿 的 奶 奶
——来了。

妈一把拽过我女儿，喃喃地
说：不就一根冰棒吗，可值得！
妈仍把雪糕当冰棒叫。

奶奶拉上了孙女，去了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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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回来时，手中捧着一
个大大的冰激凌，向我示威般
扬了扬。

奇怪的是女儿把冰激冰交
给了我，让我放冰箱里，说：过会
吃，吃多了肚子痛。看来我妈的
方法好，孙女听了奶奶的话。

放好冰激凌，女儿依在我
的身边，突然掀起了我的裤管，
说：爸爸还疼吗？

我猛一怔，妈一定对我女
儿说起了我六岁时的事。我
说：不疼，早不疼了。

我妈站在一边，脸木木的，
看不出丝毫的表情。但我敢肯
定，妈在说六岁抽我腿肚子时，
心揪成了一团，手还抚在女儿
的头上。

孙子六岁，隔代亲，孙子和
我好得很。孙子给了我个昵称

“爷哥”，是爷爷也是哥儿们。
孙子说：爷哥，我要吃雪糕。

拉上孙子去商场，孙子说
要两根。两根就两根，孙子选
了根一般的，选了根最好的。
现在的孩子了不得，知好歹。

手机扫码，钱付得痛快。
孙子一手拿根冰棒，对着

阳光炫耀，我只能抱起孙子，人
来车往安全最重要。

进家门，我妈——孙子的
太太——不高兴了，说：还抱，
还抱，不怕扭了腰。妈心疼我，
怕我受累了。

孙子向太太晃了晃手中的
雪糕，自顾自地嘘溜溜吃将起
来。太太在一边歪着头，说：重
孙子真会吃，吃得好。

孙子不一会就将一根雪糕
吃完了，而对另一根雪糕根本
不当回事，放在了一边。

我对孙子说：剩下的雪糕
送给太太吃吧。孙子放下手中
玩具，捧着雪糕递给了太太，手
还不停地甩动，说：冷，冷。孙
子面对太太做了个鬼脸，大约
是在告诉太太，很凉的。

妈把雪糕打开了，凑在眼前
看了又看，还深深地闻了一气。

妈没吃，说：寒牙，不
敢吃，不敢吃。妈把雪糕递
给了我。

妈递给我雪糕时手微微抖
了下，幅度很小，我却看得真
切。我小口地吃着雪糕，真好
吃，我贪婪地吮吸着。

我忍不住吆喝起来：冰棒
呐，“香蕉”“桔子”冰棒，冰棒
呐，“奶油”“豆沙”冰棒……这
是从心底漾起的。

我看到妈擦着眼角，紧盯
着我撸起的腿肚子。孙子的眉
毛挑了挑，跟着我学起来：冰棒
来，“香蕉”“桔子”冰棒……我
要告诉孙子冰棒的诸多故事，
让孙子摸摸早不存在的青痕
——两道，一道叫贫穷，一道叫
心疼。


